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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九十六岁高龄的浙江大学古籍

研究所教授雪克先生所著 《湖山

感旧录》（中华书局，2021），其中有一

篇《沈文倬、钱南扬、朱季海——“人

才引进”的往事》，开首就说：“上世纪

六十年代初，浙江师院焦梦晓书记重视

人才的引进，一次把我叫去，让我将沈

凤笙文倬与钱南扬绍箕二位先生的学术

成就做些调查，写出书面材料报告党委

参考。……当时沈公就职于上海图书

馆，任编目组副主任，负责编纂《中国

丛书综录》，特别是主编‘经部’的功

力与成就，在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影响。

通过文献检索，得知其专擅三礼之学，

尤精研于《仪礼》，为求教益，经领导

同意，即赴沪，面谒上海图书馆馆长顾

廷龙和潘景郑二老，受到了二老的亲切

接待。二老深知沈公乃定海黄以周再

传，受业于著名经学家曹元弼先生，其

礼学成就还受到过顾颉刚先生的赞誉。

在上图，他的礼学造诣无从施展，未免

屈才，大力推荐其进入浙师院。问长问

短，总之一句话，能否礼聘为教授。我

据实回禀：自己是学校的普通教师，没

有资格承诺任何事情，但我知道，目前

学校尚无权自聘教授，要等机会，走程

序，但入校后会尽量保障其工资待遇。

实话实说，得到顾、潘二老的首肯。”

该文书页中还收录了影印的顾廷龙

（起潜，1904—1998） 先生信札一通，

查阅《顾廷龙全集 · 书信卷》（上海辞

书出版社，2017）未见此函，沈津编著

《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失载该事，故而值得稍费笔墨，

略作考绎，先释文如下：

沈文倬同志受业于清末苏州著名三
礼学家曹元弼先生之门（原注：清光绪
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建国初江苏省

文史馆聘任馆员），具有文字、音韵、训
诂方面较深造诣。长期以来，研治《仪
礼》之学。《仪礼》为研究先秦典章制
度、民风习俗不可不读之古籍。但此书
去古较远，清代学者从事此学者已较
少，关于《仪礼》专著不过四十馀种。
沈同志孜孜矻矻，致力斯学数十年，不
改其度。一九四七年吾家顾颉刚教授相
见接谈之下，极为钦佩，当即举荐于国
立编译馆，任经学整理工作。一九五八年
上海图书馆编辑《中国丛书综录》，任经
部分类主编，于类目上有所改定，为目录
家所称道。近年来出土汉简，从事考订
校释工作，著有《〈礼〉汉简异文释》、
《菿闇述记〔礼〕》、《汉简〈服传〉考》
等书（原注：论文及其他著述略）。用新
材料新观点撰成专著，有超越前贤之处。
现在研治《仪礼》者很少，已成绝学，后
继乏人，为抢救文化遗产，薪火相传，亟
宜招收博士研究生，传授此学，特推荐沈
文倬先生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请予审核。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顾廷龙 （原注：
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华东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小组顾问）

沈文倬 （1917—2009） 先生，字凤

笙，晚年自号菿闇，江苏吴江

人。幼年时从南社名士、书画家袁翰清

学“四书”、《左传》，向南社诗人沈昌

直学诗古文辞，后又从著名学者、诗人

金天翮读十七史。20岁时曾至南京中

央大学旁听文史课程近两年。1940年

起拜前清翰林院编修、曾任湖北两湖书

院山长、存古学堂经学总教的经学大家

曹元弼为师，博览群经，尤专攻“三

礼”，为曹氏关门弟子。同时还一度从

隐遁乡里的学者姚廷杰受陆王之学，初

步体现出他转益多师而又卓然自立的学

术特点。

1944年，王庸 （以中） 受叶恭绰

之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编辑《全五代

十国文》，袁翰清之子袁鸿寿介绍沈文

倬前去充任助手。顾廷龙先生时亦供职

于该馆，又曾受业于金天翮，并与王庸

为老友，从而和沈文倬结为新知。据新

近出版的《顾廷龙日记》（李军、师元

光整理，中华书局，2022），1944年2月

25日记载：“以中介沈凤笙来，为其助

也。”同年8月7日条：“沈文倬赠《莘

庐遗诗》。”此书为清末吴江人氏凌泗所

著，其身后由沈廷镛等人所编，民国三

年 （1914） 刻本，《中国丛书综录 · 汇

编 · 独撰类（民国）》亦有著录。1945

年11月25日条：“王以中来，交沈凤笙

（文倬）《蜡腊考》，拟投颉刚《文史杂

志》。”据《顾廷龙全集 · 书信卷》，顾廷

龙12月11日有信致顾颉刚，谈及此事：

兹有以中之友沈文倬（凤笙，曹元
弼、金天翮门人，吴江卢墟人） 著有
《蜡腊考》一文，见报载《文史杂志》移
沪出版，属龙转交。龙因此间情形不
详，特另寄呈，想公必能为之发表。沈
君尝助以中为遐厂编《全五代文》，即在
敝馆工作，朝夕相见者两月，人极诚
笃，从事《三礼》之学，今不多觌矣。

顾颉刚1946年1月23复函有云：

“前得赐书，并惠寄沈先生《蜡腊考》，

至感。三礼已成绝学，沈先生受教名

师，而又加以现代化之分析，裨益后

学，良可敬佩。”（见《顾颉刚全集 · 顾

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 但顾

颉刚任主编的《文史杂志》不久因故停

刊，沈文后以《“蜡”与“腊”》为题

发表于1946年10月15日的《文汇报》

第8版“史地”副刊，此外又陆续刊出

《〈左传杜注补正〉正》《评〈西汉经

学与政治〉》《说高禖》《略论〈仪礼〉

单疏》等文，得到顾颉刚的瞩目。抗战

胜利后，顾、沈有过会晤切磋。当时国

立编译馆已从重庆迁回南京，顾氏即推

荐沈文倬充任该馆“三礼”专经的整理

人员，沈并被破格聘为副编审，主要负

责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辞典，还点

校了《论语正义》《孟子正义》等。佚

函中“一九四七年吾家顾颉刚教授相见

接谈之下，极为钦佩，当即举荐于国立

编译馆，任经学整理工作”云云，即指

此事。

至1949年4月，国立编译馆馆务停

顿，沈文倬仍旧专注于礼学、经学研

究，撰写《释屮》等文，又作《〈周代

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并为查找相

关资料事请托顾颉刚。顾氏1951年5月

11日有信致顾廷龙：“沈凤笙先生精于

礼学，现拟编纂《古代生活图》，欲常

到尊处参考资料，特为绍介，乞给以便

利，是为至祷。”未几，已经过北京华

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半载的

沈文倬分配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的

上海图书馆工作，《顾廷龙日记》中亦

屡见其身影，如1951年7月13日：“与

文倬谈，拟请为我将书片作初步分类整

理。”7月14日：“请沈文倬将一九四三

年至一九五一年六月所收书作初步分

类，留膳。渠可有一两个月暇为此临时

工作也。商总结提纲。”7月15日：“拟

提纲，请文倬修正。”11月2日：“草报

告，约文倬商改。”12月11日：“约文倬

来商计划稿。”翌日：“夜，邀文倬、祖

昌来指导学习，商讨提纲。”1952年1月

6日：“ （瞿） 凤起、文倬来。”1月13

日：“文倬来，属为赁屋介绍人，允之。”

1953年6月18日，合众图书馆捐

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1954年改名为

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该馆

并入上海图书馆，顾廷龙任馆长。1959

年9月，顾廷龙主编、上海图书馆编辑

的《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分类目录由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至1962年

全部完成出齐，其中沈文倬主持经部，

并撰写了《综录》前言，佚函中“一九

五八年上海图书馆编辑 《中国丛书综

录》，任经部分类主编，于类目上有所

改定，为目录家所称道”数语，正是对

此事的概述和评定。同一时期，沈文倬

不废礼学研究，在《考古》《文物》《考

古学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

多篇相关文章。

雪克先生文中的浙江师院指浙江师

范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

系调整时，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

一部分与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及浙江师

范专科学校合并建立浙江师范学院。

1958年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

杭州大学。1998年又与浙江大学、浙

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为

新的浙江大学。“人才引进”沈文倬，

时在1963年2月。沈氏调到杭州大学新

成立的语言文学研究室后，虽然没有顾

廷龙、潘景郑所期待的教授职衔，但从

事专职学术研究，于愿已足，与夏承

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任铭

善、蒋礼鸿等学术名家济济一堂，共谱

新篇。后来在特殊时期，研究室于无形

中解散，沈文倬从研究人员改为中文系

资料室的一名资料员，前引雪克先生文

中就提到“沈公出身也不好，讲话有点

口吃”，处境艰难，但他还是执着于礼

学研究，不能忘情，佚函中“沈同志孜

孜矻矻，致力斯学数十年，不改其度”

确是真实写照。从1965年科学出版社

出版《武威汉简》以来，沈文倬就反复

研读，如痴如醉，先后撰写了《〈礼〉

汉 简 异 文 释》《汉 简 〈服 传〉 考》

《〈礼〉 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

《〈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及《菿闇

述礼》等数十万字的著作，并将前四篇

论文辑为《武威出土〈礼〉汉简考辨四

种》，于1975年3月寄呈顾颉刚审定，顾

氏回信有“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的

高度赞誉，顾廷龙佚函中“近年来出土

汉 简 ， 从 事 考 订 校 释 工 作 ， 著 有

《〈礼〉 汉简异文释》、《菿闇述礼》、

《汉简〈服传〉考》等书。用新材料新

观点撰成专著，有超越前贤之处”的述

评，亦可互相参证。

1979年，沈文倬回到语言文学研

究室的科研岗位，翌年并被评为副研究

员。《顾廷龙年谱》1981年7月8日条

有云：“杭州大学沈文倬来，多年不

见，略谈。”1982年沈氏开始招收培养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先秦方向的硕士研究

生。1983年调入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古

籍研究所，并晋升为教授。1985年6

月，沈文倬应顾廷龙之邀，赴上海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

研究生论文《孙诒让校勘学研究》的答

辩。本文披露的佚札即作于该年年杪，

顾廷龙在函末特别指出“现在研治《仪

礼》者很少，已成绝学，后继乏人，为

抢救文化遗产，薪火相传，亟宜招收博

士研究生，传授此学，特推荐沈文倬先

生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经国务院学术

委员会评审、教育部批准，沈文倬于

1986年7月被评定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

士生导师，也是当时惟一一位“先秦礼

制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沈文倬的礼学、经学研究成果在

《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

等杂志陆续刊出，在学界引起很大影

响。他早年在国立编译馆点校整理的

《孟子正义》也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

版行世。《顾廷龙年谱》1988年8月13

日：“沈文倬来，赠其标点焦循《孟子

正义》。”1999年，沈文倬的第一部研

究专著《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由杭州大

学出版社推出，其写作跨度前后逾四十

年，虽然只是由十四篇论文组成，但篇

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所发现或发

明，乃礼学研究领域不可绕过的经典著

述，也奠定了沈氏继乃师曹元弼之后一

代礼学大家的崇高地位。而顾廷龙先生

推荐沈文倬为博士生导师的佚函，就像

给沈先生作的一篇学术小传，叙述精

洽，言简意赅，勾勒出现代礼学传承

中的重要一脉，也谱写了两位学人一段

超越半个世纪始终不渝的友情佳话。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楼培

“为抢救文化遗产，薪火相传”

“那微风在轻轻地说道/流浪汉，你
逃跑也枉然/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间他无
依无靠……”马克 · 夏加尔的作品来中
国首展前，我想起俄罗斯民歌《在贝加
尔湖的草原上》。天才的白俄罗斯裔法国
画家马克 · 夏加尔（1887—1985）就像
歌中这位流浪汉，他一生都在“流浪”。

1887年，夏加尔生于俄罗斯帝国西
部小城维捷布斯克的利奥兹那小镇，村
子里半数以上是犹太人家庭，父亲想培
养他成为拉比，母亲希望他当店员，但
他迷上了绘画。同学问他，“你是不是真
正的艺术家？”这句话激起他强烈的欲
望。19岁时，夏加尔有机会跟一位写实
画家学习，几个月后觉得学院派的肖像
绘画与他的期望不符，跑到圣彼得堡。

1910年，一位赞助人支持夏加尔来
到艺术中心巴黎。他住进了蒙巴纳斯区
的廉价公寓“蜂巢”，在大茅屋画院的调
色板画室学习，无形中加入了现代艺术

先驱者的阵营，邻居和同学都是日后成
名的诗人和画家：超现实主义者阿波利
奈尔、表现主义者莱热和苏丁、抽象主
义者德劳内，立体主义者格莱。
《我和村庄》作于夏加尔初次离乡的

第二年，他在巴黎拼命工作，也追忆灵
魂的故乡维捷布斯克。思乡是从最温馨
的事物开始的。一只母牛的头和画家本
人的侧面相对，占据画面大部。母牛睁
着温柔的大眼，视线向下。画面下方微

露出一只手，那是画家举着一束小草凑
近母牛的嘴边。在母牛眼睛左下方，一
位姑娘挤着羊奶。夏加尔家有九个孩
子，父亲是个鲱鱼工，家里的食物是鲱
鱼加一点点黄瓜。牛头后面是一排房
子，那是一片犹太人聚居区。犹太教堂
里露出一张忧郁的孩子的脸，眼睛睁得
大大的，也许那就是小夏加尔。似乎有
一束光，从晦暗的木头房子左侧照过
来，一个小小的男人荷锄归来，和他等
大的一个女人倒立着做出迎接的手势，
无疑这些都是画家最亲密的家人。这些
本是饥肠辘辘的回忆，都以鲜亮的色彩
表现出来，夏加尔到巴黎仅两年，就抛
弃了早先在俄国时阴暗的色调，迅速确
立了之后持续六十年的画风。

巴黎接纳了他。1914年，年轻的艺
术家荣归故里，与未婚妻贝拉相会，此
后与发妻近三十年的甜蜜生活成为他创
作的一大母题。一战使夏加尔滞留白俄
罗斯，之后去了莫斯科、柏林。1923

年，夏加尔携妻女再度来到巴黎。1941

年，法国公布了新的反犹太教规，夏加
尔逃到美国纽约。此后在纽约现代美术
馆等多地举办回顾展。1948年，夏加尔
再度返回法国，地中海的纯净光线使他
最后找到了新的故乡。他躲在圣保罗村
山上的一幢农舍里，接受各地源源不
断的约稿，展开水彩、版画、油画、织
锦画、镶嵌画等各种类型的创作，直至
去世。

夏加尔成为被公众热爱的现代艺术
大师，除了架上绘画才能，还因是个技
术能手。1922年他暂居柏林时掌握了雕
版技法，之后到巴黎便有出版商邀他为
文学作品绘制插图。三十多年里，夏加
尔为 《死魂灵》《拉 · 封丹寓言》《圣
经》制作了几百幅作品，在蚀刻版画、
石版画、木版画上大显身手，这些彩色
或黑白插图结集出版成系列图书，影响
深广。

旅居美国期间，夏加尔的舞美设计
才能也颇受瞩目。他先是为俄国同胞拉
赫玛尼诺夫的歌剧《阿莱科》做舞台设
计，借机描绘了想象中的圣彼得堡。

1945年，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名剧《火
鸟》 设计了舞台背景和服装，引起轰
动。这并非偶然，夏加尔早年在圣彼得
堡学画时跟随的最后一位老师莱昂 · 巴
克斯特擅长舞美设计，培养了他对舞台
戏剧和马戏团的爱好。1920年他住莫斯
科时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实验戏剧导演亚
历山大 · 泰罗夫，曾着手舞台美术。70

岁后，夏加尔迎来了他作为舞台美术师
的高光时刻，巴黎歌剧院的新天顶画、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新馆的两处大型壁
画，都成为剧院的亮点。他80岁那年设
计的莫扎特歌剧《魔笛》的布景和服装
备受推崇。

少年夏加尔的理想是从事绘画，摆
脱贫困，远游巴黎和美国。可一旦置身
异国，故乡的一切以最美好的形象浮现
出来。画中那些倒立的小人、漂浮的公
鸡、山羊、诡秘的双面人等看似不符合
现实世界，夏加尔却并不承认他的画是
想象——“我的内心世界就是真实，比
外面的世界更真实”。他曾拒绝加入超
现实主义团体，他强调他依据现实作
画，不过是他的内部的现实。

夏加尔信奉犹太教哈西德派，忠于
他所属民族的风俗。他的画中“线条的
非现实性也是和犹太教取消圣像的传
统相一致的”，他通过绘画来吟咏生命

的狂欢时刻。夏加尔晚年还为法国梅斯
大教堂、英国图德利教堂和耶路撒冷哈
达萨—希伯来大学犹太会堂制作彩色玻
璃窗，彩色玻璃窗可谓他神奇意象的
最佳居所，也让他将绚丽色彩发挥到
极致。

在夏加尔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
里，有六十多年住在法国，他还曾定居
美国，旅居柏林、荷兰、西班牙、波
兰、以色列、希腊、威尼斯等地。作为
20世纪初“巴黎画派”的一员，他是这
群天资不凡的淘金漂泊者中乡愁最甚、
表达最浓的那一个。20世纪20至40年
代，欧洲的政治形势迫使他一次次迁
徙，画家的怀乡情结在异国不断沉淀，
转化为画之不绝的素材——以维捷布斯
克为核心的所谓“夏加尔领地”。六十
年来，他重复同一个母题——俄罗斯村
庄，他笔下那些挥之不去的俄罗斯的驴
子、乞丐、情人、小提琴手，犹太教教
士……是他最热衷和擅长的题材。

1911年，夏加尔初到巴黎后所画的
《我和村庄》 已经预示了他未来的命
运，画中隐喻——“我”要回到“我的
村庄”。物理距离的阻隔制造了乡愁的
绵延，夏加尔用画笔构筑出一座馥郁的
俄罗斯村庄，那里终年色彩缤纷，花树
灿烂，四处飘荡着欢悦的小提琴曲声。

颜榴

“我”要回到“我的村庄”

▲ 巴黎歌剧院的天顶画，1964

 《拉 · 封丹寓言：

出卖智慧的傻子》，版

画，1927-30-52

▲ 《我和村庄》，布面油画，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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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荐沈文倬为博导的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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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数十年来，研究中国疆域
历史变迁的论著屡见迭出，创获
颇多。但有一条重要的史料似被
诸多研究者所忽略，故特为拈
出，以资利用。
《史记 秦始皇本纪》 为治

史者所熟读之篇章，对其本文引
用阐释者，不绝如缕。不过对该
本纪中的诸刻石铭文，则似乎利
用得不多。秦始皇热衷于巡视疆
土，并且在重要的巡视地点立石
纪功。其中琅邪山刻石的最后有
一段话尤为重要，兹引述如下：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
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
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
者。……”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
明确地宣示了秦帝国的疆域范
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显著
的地理标志。这四个方向的地理
标志如果详细研究起来，不是这
篇小随笔能够穷尽的，本文想说
的只是“皇帝之土”这个概念。
“皇帝之土”的现代语释应

该就是指秦帝国的疆域范围，这
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此语在历史
上仅此一见，先秦时代自然不会
有，因为“皇帝”一词是秦始皇
廿六年才钦定下来的；奇怪的
是，在秦以后竟也没有人再使用
过“皇帝之土”的说法。所以此
词几乎被人所遗忘，与“王土”
一语的遭遇正好相反。“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是中国学人耳熟
能详的熟语，尽管有的学者认
为，此语不可能是周代初期的天
子所说，但“莫非王土”四字却
是无人不晓，尽人皆知的。

更进一步而言，则此刻石所
记也有令人疑惑的地方。所谓
“六合”，是指上下左右前后六个
方向所包围的空间，意即无所不
包。虽说秦始皇宣扬六合之内都
是他的领土，但事实上他自己也
知道这只是泛言之而已，所以还
是在“六合之内”更具体地描绘
了秦帝国疆域的东西南北四至之
处。“西涉流沙”，这没有问题，
秦帝国的西北方向是沙漠。“东
有东海”也没有问题，秦始皇东
巡直到大海之边。“北过大夏”
也基本成立，秦始皇与匈奴颉颃
也算成功。只有“南尽北户”在
时间上有点问题。

所谓“北户”就是北向户，
也就是在屋子北面开窗。这种现
象在中国北方不可能出现，因为
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阳光都是
从南边的窗户进来，所以房子只
开南窗，不设北窗。但到北回归
线以南地区天象就发生变化了，
阳光也可以从北面射入屋内，所
以北面开窗也有可能与必要。从
北方来到两广地区的人很快就发
现了一个北方看不到的特殊现
象，即“北向户”。“南尽北户”
说的就是秦的疆域达到了两广地
区，这本来也没错。问题是两广
地区入秦的时间，按《秦始皇本
纪》所载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
此事为何在廿八年时就提前上了
琅邪刻石？一直想不明白。或者
是因为纪功的需要，夸饰一下也
无妨？反正岭南地区早晚是要归
入版图的，就提前宣示一下吧。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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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在函末特
别 指 出 “ 现 在 研 治
《仪礼》 者很少，已
成 绝 学 ， 后 继 乏
人”。1986年7月，沈
文倬被评定为中国古
典 文 献 学 博 士 生 导
师，也是当时惟一一
位“先秦礼制研究”
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